
春之當代夜《檔案熱─關於檔案的實踐與方法》系列講座 
 

來自田野的聲音報告 

 

日期：2015 年 10 月 30 日 

主持：羅悅全／策展人兼音樂文化研究者 

主講：Yannick Dauby（澎葉生）／藝術家 

 

羅悅全： 

本次的講座共有兩個主題，一個是田野錄音，另一個就是聲音資料庫。談到聲

音資料庫，大家可能會覺得這個主題會離大家的生活經驗有點遠，但仔細想想

它其實離我們越來越近，因為在我們的聆聽經驗裡面，大家可以簡單地想想

看，最常聆聽的音樂來自於哪裡？可能並非來自於錄音帶或是 CD，有大部分是

來自於音樂串流軟體 KKBOX、Spotify 或是 YOUTUBE。從某方面來說這些就是

聲音資料庫，也就是說我們現在的聆聽行為其實都來自於一個巨大的聲音資料

庫。但我們今天要談的並非侷限於這類的聲音資料庫，我們要討論的是田野錄

音採集過程，以及可能因此產生的聲音資料庫，以及這樣的資料庫對於我們的

聆聽經驗能有怎麼樣的影響。或許各位對田野錄音有個疑惑是，它可能是錄製

大自然的聲音或是我們生活周遭所出現的各種聲音，而這在生活或外出經驗中

也許就可以聽到了，為何還要刻意將其檔案化？這樣的採集行為到底有什麼特

殊的意義，這些都是我們今天要探討的重點。 

 

我們今天很榮幸邀請到來自南法的聲音藝術家 Yannick Dauby 澎葉生，他的作品

發表形式包括田野錄音、即興演奏還有聲音裝置，他也很常跟許多藝術家或音

樂家合作，也曾為表演藝術團體如驫舞劇場作過聲音設計，並深入民間進行許

多聲音工作坊。他對聲音的興趣來自於年少時各種重金屬搖滾樂的聆聽經驗，

在這之後，他為了尋求聆聽更獨特的音樂風格而開始接觸前衛電子音樂，後來

進入法國普堤大學 (Université de Poitier)修習數位藝術碩士，他也是台灣少數可

討論「具象音樂」的學院老師。他第一次來台灣是在 2004 年，就是來台北國際

藝術村駐村，並製作了一些台灣的田野錄音作品，當時我一聽，覺得他的作品

跟台灣的聲音還是保持著一點距離，但是近期的作品反而會讓我覺得，他的人

已經在裡面了，這感受讓我覺得十分有趣，但這裡面的差別又讓我很難解釋出

個所以然來。2007 年他開始來台灣定居，並與另一位台灣藝術家蔡宛璇共同成

立回看工作室，並共同發表許多作品。2008 年到 2009 年，他應嘉義縣文化處之

邀，在嘉義縣的 18 個鄉鎮做了兩年的駐地田野錄音計畫。錄音範圍從當地口述

歷史、民間藝術、節慶、產業與自然環境等等，共錄了數百段。很可惜這錄音

計畫因為政治人物的輪替而中止，成品也尚未被真正地公開。但後來 Yanni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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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團隊成員許雁婷還是將部分的聲音作品公布在網路上。2012 年，我們邀請

Yannick、蔡宛璇還有許雁婷，使用他們在嘉義錄製的聲音，舉辦「聲土不二─

嘉義聲音再生計劃」的展出，那是近年來我覺得台灣最好的聲音作品之一，也

因此得到了許多好評。我跟 Yannick 常常互相交換對聲音藝術的看法，他影響

我最重要的一句話就是：「透過聲音去思考。」這個概念非常有趣，以前我們

在接觸所謂的聲音或音樂時，多半都是想說：好不好聽？大概不出這兩種評

論，聆聽聲音難道我們就只能討論所謂的「快感」或是它所帶來的「反快感」

嗎？聲音應該不只是這樣的，它應該可以指涉到更多的創造性或是藝術的動

能，而我們要如何透過聲音思考呢？接下來 Yannick 將透過自己的工作經驗、

學習經驗，還有聲音資料庫與田野錄音的觀點，闡釋聲音藝術的可能性。 

 

聲音檔案建構的政治性與檔案化的後續效應 

澎葉生： 

我想今天的觀眾很多來自不同的年齡層，或許大家可以仔細思考一下，這些不

同形式的聲音檔案，它們給我們的體驗是不是也會不一樣？磁帶、CD 或是所謂

的黑膠唱片其實都是儲存聲音的媒介，透過這些不同的媒介，是否也會讓我們

的身體感官有不同的感受呢？ 

 

十三歲的時候，我都在聽 Black metal，當時沒那麼多零用錢，也不是有那麼多

朋友對這類型的音樂有興趣，當時我還曾企圖去唱片行偷幾片音樂出來聽，當

場被老闆發現，還滿尷尬的。現在我們要聽音樂，幾乎都是透過網路，包括找

MP3，或是搜尋 YOUTUBE 找喜歡的歌曲聽。不像是以前需要帶著一個 CD 隨

身聽在房間裡面的那種聽法，而這是不是又有什麼差別呢？我覺得我在十三十

四歲的時候，比較常使用黑膠唱盤或是錄音帶等媒介，到了現今我偶爾還是會

用這些途徑聽音樂，在某些方面，我覺得這樣的形式塑造了某種個人或私人化

的音樂文化。相較於以往我少年時代時的錄音帶，現在的青少年反倒多以

YOUTUBE 或串流軟體為主，這些聲音的形式也影響到我們聆聽的習慣。 

 

先前有講到我十三歲時都是聽 Black metal，因為我是居住在法國東南部的尼

斯，這裡是個滿無聊的地方，但是卻有個館藏十分豐富的圖書館，據我所知，

應該是有二十萬件的館藏，包括 CD、書籍與期刊等等，其中與音樂相關的館藏

就有六萬多件，後來十五歲時，我幾乎每個禮拜都會借 CD 回家，也因此我開

始了解了六、七零年代的德國音樂與愛斯基摩(伊努特)的音樂，但我絕對不會

借鄉村音樂或是莫札特之類的古典音樂。當時因為每週都借，也因此我就像是

從音樂的收藏清單當中，一點點地去發掘新的音樂。我借了那麼多 CD，有些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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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瘋狂的，當然也有十分枯燥乏味的，而這些音樂也都一步一步地構築

出我對聲音的各種感官經驗，也影響到我後來如何去創作聲音作品。 

 

在這圖書館中，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世界音樂」那一區，其實我覺得這種分

類非常地怪，難道有「不是這個世界」的音樂嗎？但在這區我發現了有印度的

也有非洲的，甚至還有些我根本不知道那些地方到底在哪裡的音樂，這些聲音

都大大地影響了我。在這些 CD 中我印象最深刻的，首先是台灣南管音樂家蔡

小月赴法國錄製的一張音樂專輯，當時我根本不知道台灣在哪裡，只知道他可

能是一個島，或是中國那邊的一個城市。我當時覺得南管的音樂很有趣，我是

可以懂它的，而它也並非枯燥乏味的音樂，我甚至可以從中找到一些熟悉感，

即使我並不知道這些樂手是誰，也不太了解這些音樂被演奏出的原理。另外一

張來自中非的音樂也讓我印象深刻，這是一個非洲地方民族的音樂，我一聽就

覺得非常震撼，覺得自己只要一聽到那音樂就會立刻進入那個氛圍當中，彷彿

進入到森林裡面，好像真的聽到了當地人們的呼喊，是美好的樂音。但是根據

相關資料顯示，這對當地人來說並不是音樂，而是狩獵之前所發出的呼喊。其

實對我來說好不好聽，或者是不是音樂這些事情，並不是那麼重要，而是在那

圖書館館藏豐富的大型資料庫中，我找到音樂再使用音響把它給播放出來，然

後自己可以決定要繼續聽還是要停止。 

 

我覺得這些聲音資料庫在某些方面也主導了我們的聆聽經驗。以這張中非音樂

為例，其實就是當時法國為了將殖民地的聲音紀錄下來的產物，所以會有特定

的組織，去執行這類的殖民地研究工作。這行為後來招致不少批判，因此在接

觸這類聲音檔案時，我也會特別謹慎。舉例來說，錄音師在執行採集作業時，

就會先有第一層的主觀意識，再接著第二層的圖書館收藏，則又是另一層的篩

選機制，來決定讀者應該要聽什麼。後來我持續地思考這些音樂對我的影響，

直到二十歲時，才正式地決定要做跟聲音有關的工作。一開始我是在一個學術

性頗高的錄音工作室工作，並開始對所謂的「具象音樂」產生興趣，開始做相

關的學習和研究。當時我曾試著將一些噪音組合起來，讓它產生一些奇異的效

果。當時我們刻意將各種聲音背後可能擁有的脈絡抽離，之後只將組合的重點

放在它的能量、時間結構與動態效果。這種音樂通常來自於錄製下來的聲音，

且並無具有任何演奏性的效果。而這又可以指涉到另一個與「聆聽」行為有關

的事情，舉例來說，當我們聽人在講話時可以透過他的聲音去了解他想表達的

意思，但具象音樂則無任何這類的訴求，而是將所有的聲音都當成獨立的素材

來處理。所以具象音樂工作者都刻意將任何聲音背後所有的意義與敘事全部抽

離，希望聽眾去沈浸在聲音獨有的波動與氛圍當中，更有甚者，也認為具象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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樂並非僅在於錄下的聲音內容，而是廣泛指所謂的「fixed sound」(這包含每種

錄音技術媒介本身具有的聲響特質)等去做直接的變造。 

 

舉例來說，如果我們在聽一位重要人物講話，我們會將注意力放在他所說的內

容，或是他的情緒，但你不會在意這段錄音是怎樣被錄下來的。若我們重新去

定義這段聲音，將所有有意義的脈絡抽離，只針對錄音技術討論的話，若這個

演講是由老舊的錄音設備錄下，它可能就無法收到高頻的聲音，相對地如果是

以 iPhone 錄下的話，你就可以從中感受到各種高科技錄音設備所特有的獨特音

頻，而這也是因器材與媒介的不同，所產生的物質性差異。而這些差異卻也透

露著某種有趣的訊息，如果我們在一個錄音檔中聽到因聲音干擾所聽到的尖銳

噪音，就可以理解這必定是當代的產物，因為舊有的錄音設備，無法錄下這類

高頻率的聲音，不可能會出現這種現象。 

 

在法國的時候，我很喜歡去逛跳蚤市場，特別是那些非常老舊的錄音帶或是唱

片，我並不是要去買一些昂貴的東西，而是單純地覺得這些曾經記錄下人的聲

音的物件其實是最珍貴的。舉例來說我曾購買過一個老舊的有聲出版品，內容

是一個訪談，你可從中聽到六零年代的法國人講話的方法，跟現在完全地不一

樣，這些錄下來之後的聲音檔案，就變成了一個獨特的物件，可以讓我們從各

種不同的脈絡去解讀它。我覺得這些被錄製下來的聲音，透過擴大機播出後產

生了一種非常美的感官享受，作為媒介，喇叭或擴大機並不會附加其他特別的

效果，這狀態讓我想到「唯聲」的概念。我們可以假想一個情境，若有一個人

站在一個布幕後面，我們完全不去在乎他的身份背景，只專心地聆聽他的聲

音，專心感受聲音波動的狀態，對我來說，播音設備的存在就是近似於這種效

果，我們並不需要去在意播音設備另一端的人在發出聲音時，穿怎樣的衣服，

身上有怎樣的氣味，有沒有刺青，而只需要感受與聆聽這一段聲音帶來的一切

即可。 

 

接著我想分享一個我在澎湖錄到的聲音，當時我使用的是一種水中麥克風在海

邊錄音，而我在錄音的同時，就有非常多的海中生物圍繞著麥克風，當我戴著

耳機時，雖然我剛好可觀察到這個狀態，可是我卻無法明確地認出，哪個生物

發出了哪種聲音，我的視覺狀態無法給我解答，也無法了解牠們發出這些聲音

的用意何在。又或者，當你走入森林時，你可能聽得到蟋蟀的聲音或蟬鳴，但

你永遠無法知道他們的確切位置。後來我離開了錄音工作室，離開的原因首先

是因為我很喜歡大自然，我更喜歡聆聽大自然。第二點，錄音工作室雖然也可

以製造出自然聲的類等效果，但在真實環境中，你所聽到的聲音是更高品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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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知效果。第三點，環境聲音的精密度，其實遠超於我在工作室製造出的效

果，而如何錄好這類複雜且精密的聲音狀態，則是我現在努力的目標。 

 

而談到錄音的工具，除了現在可取得的各種高級數位錄音器材，其實我也很常

使用老舊形式錄音室中的各種類比器材，在田野錄音時，我也會思考說，怎樣

的錄音器材可以讓現場的情境發揮出怎樣的獨特效果，而非一味地追求最新最

好的器材。在田野的過程中，我常會碰到各種狀況，各種人為聲音的干擾最為

常見，舉凡交通工具、路人的談話，都是干擾的來源，而這也考驗著我要如何

順著這些情境而即興創作。錄音時其實各種狀態都像是某種迴路一樣地彼此相

輔相成，並且影響錄音的成品呈現。我手部姿勢高低的不同、音源的遠近與我

移動的方式，都可能形成某種迴路而有不同效果，在田野錄音時，就是在這些

因素之間求取一個平衡。 

 

1998 年，我開始想要到遙遠的地方去錄音，當時由於喜歡北印度的音樂，印度

自然成了第一首選，我也準備了非常精良的麥克風與數位磁帶，希望能夠蒐集

到好的素材，之後也在當地蒐集到了十幾個小時的聲音素材，因為這趟旅程，

我才將自己真正地定位成田野錄音工作者。雖然取得了豐富的素材，但我卻發

現自己無法將它們轉化成創作，因為這些東西都連結著我的某個回憶，對我意

義深遠，而有時這不一定是單指我的記憶，有時也可能指涉到某些群體的記

憶。直到現今，我累積了為數眾多的磁帶，嚴格來講，有時我根本也都不知道

這裡面到底錄了什麼，一有時間我就會重新去聽這些聲音，覺得有趣的就把它

存起來放在硬碟裡，漸漸地，我也開始整理出屬於我自己的資料庫。聲音資料

庫的概念常見於電影工業，比如說錄音師需要「關車門」的聲音，他們可能會

到一個空曠的停車場，找十台不同款式的車輛，讓麥克風用不同的角度錄下這

些聲音建檔。但我並不是在做類似的事情，相對而言我的資料庫比較隨性，或

者說比較沒有那麼嚴謹的規範，通常都以錄製的地點或時間作為辨認的依據。 

 

2004 年我第一次到台灣駐村，2005 年又再回來。當時我蒐集了許多聲音素材，

其中有一段是我在早上的山路上錄下的蟬鳴，但後來卻出現了一段我難以理解

的生物聲音，回法國後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至少一年多的時間，即使透過搜索

台灣的各種生物資料庫依舊一無所獲。後來我們跟一個知名的生物學家聯絡

上，她是一個專門研究台灣兩棲類的專家，她一聽就告訴我們說這是莫氏樹

蛙，但老實說她告訴我答案時我有點失望，原本是想說如果連她也不知道的

話，那我就好像是得到一個很不得了的東西一樣。但知道答案後我也像是得到

了一把知識的鑰匙，因為我可藉此搜索莫氏樹蛙的相關資訊，得知牠們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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狀態與習性，有沒有其他人錄過牠的聲音？他們錄到的是怎樣的聲音？...等

等。在 1950 年代的法國，其實已經有人開始錄下各式各樣法國的動物聲音，也

就是說在距今六十五年前即有人完成了如此大的工程。住在台灣後，發現雖然

各界累積了非常多的生物研究，但在動物聲音檔案的建立方面卻是乏之闕如，

台灣雖然已經有部分的人從事相關工作，但那些通常都是他們個人的研究資

料，公眾較少有取用的權利。當時我就在想，或許我可以在台灣開始這類工

作。 

 

目前我已經累積了為數不少的台灣動物聲音資料，但我並非系統性或計劃性地

去錄製這些聲音，而是透過比較隨機的形式去取得這些內容。這種大自然的聲

音其實只是田野錄音眾多形式中的一種而已，而我為何會花那麼多的時間跟心

力在此，主要是出自於一種樂趣，一種聆聽的樂趣、研究的樂趣，希望透過這

樣的聲音紀錄去了解台灣獨特的自然環境。並且，我可以用很多不同的方式去

使用這些材料，比方說它可以是兒童聆聽感知上的素材，最近我在澎湖剛好進

行了一個相關的巡迴課程，透過聆聽在地聲音的體驗，讓孩子們思考自己的生

活環境。此外，這些聲音檔案當然也是非常好的素材，可以讓我運用在個人的

聲音創作上。 

 

有時我也會與朋友討論，自然錄音真正的意義何在？我們為何要花那麼多時間

去建構這類的資料庫？有些人說他們要把這些聲音錄下來以免它們消失，他們

說這是為未來的子孫做保存的工作。但對我來說我錄音不是為了保存，我反而

是覺得我錄下來是為了證明它們還存在，因為存在所以必須去關注，藉此提醒

大眾去著手保護。我對各種動物的聲音都十分感興趣，而這其中也包括人，以

及人所創作出的音樂，錄音的同時我也蒐集了許多人類學或民俗學領域的資

料，在台灣也錄製了這類聲音。不過當我們把人等同於會發出聲音的動物時，

馬上就會有些政治的問題存在。比方說，為什麼我可以去錄這些人唱歌的聲

音？他們有沒有允許我錄？錄完了之後我的用途何在？這些都是頗為嚴肅的政

治性問題。作為一個外來者，我的身份又更加敏感，因為我不是研究學者，無

法說我的記錄行為是用於學術用途。眼下在台灣，不論在任何場合，一直都會

有人在做記錄存檔，我其實也會有疑問說為什麼總要做記錄？做完記錄之後會

如何處理？誰有資格去使用這些紀錄？  

 

讓我分享一段在新竹所錄下的聲音，這是一個來自於新竹的北管樂班的表演錄

音，這段錄音源自於我在 2009 年參與的一個「藝術進入社區計畫」，計畫中我

拜訪了新竹的一個客家山村，透過自身藝術家身份介入，去協助當地的居民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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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一連串的合作過程。當時其實這些樂師已經沒什麼在演奏這種音樂了，我們

就跟他們商量說，我有專業的麥克風，如果情況允許的話，或許可以錄製一張

屬於北管音樂的專輯或什麼的。你們聽到的錄音版本是近新錄下的，並不是在

某種表演的場合上，而是希望樂班能回到這個音樂在當地開始響起的發源地_是

一間如今已被樹林環繞的老房子姜屋，當時開墾附近的姜屋大家長邀遠道而來

的老樂師教導家族中年輕人在閒暇時學習北管樂，50 多年後的現在老屋早已荒

廢無人使用。2009 年經過我們的鼓勵，居民開始思考是否要把社區子弟班樂團

復原延續，而我們也在計畫後希望持續關注這復原的局部過程並紀錄其背後的

故事。所以錄音可以不單單只是記錄，而可以是個引子去重燃我們對某個東西

的興趣和重視。 

 

最後，我想談談錄音的過程，當做最後的結論，它其實有不同的層次，當我們

開始聽到某些聲音，而之後你按下錄音鍵想要把它固定下來，之後回到錄音室

去聽這些聲音檔案後再去選擇，之後，你會賦予它重要性，使其成為一個你能

夠使用的素材，離開工作室以後，這些音檔可以透過講座、網路或是展覽發

表，最後成為一個文件，而我們又可透過這過程所引發的後續效應，去做其他

更具創意性的發想，除了類似「藝術進入社區計畫」這類在地實踐的例子之

外，當然也可以用來製作實驗音樂，或者可以是使用於推廣教學或研究領域的

領域或範疇，讓聲音檔案具有更多的可能性。 

 

羅悅全： 

謝謝 Yannick 帶來的精彩演講，今天短短兩小時其實他講了非常多的題目，包

括他自己過去聽音樂的經驗，以及「具象音樂」這個我搞很久才搞懂的字眼，

田野調查該做怎樣的準備工作，該有怎樣的資料庫，這些資料庫如何對聆聽者

產生更多認識，還有聲音檔案能有怎樣的能動性，它不只能記錄過去，更能創

造未來，他也很簡單且輕鬆地解釋清楚了。又或者，他也舉了一個在地實踐的

例子，讓一個原本已經消亡的地方傳統樂團能以一個嶄新的面貌重現於世。最

後我有幾個問題想請教 Yannick，其實錄音是二十世紀才產生的技術，在這之前

都是人類以自身的感官感受到的自然聲音，錄音技術發明後人們感受到的聲音

出現了兩種形式，一是自身直接感受到的，二是被記錄下來的，這兩種聆聽經

驗的差異或優劣可否請 Yannick 解釋？而這問題也來自於我曾被質問過的經

驗，之前的〈造音翻土〉展覽就有受到質疑，即現場演出的效果應優於展場的

文件展出效果，我想請問這兩種感知的方式，差異何在？有何優劣？ 

 

澎葉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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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我只能代表我自己回答，基本上這是兩種體驗，而這兩種體驗都各有模

糊或相應的地方，比如在森林裡面你可以聽到動物的聲音，但又可同時體驗到

現場的其他感官如潮濕的環境或各種光線，這在錄音後透過擴大器所聽到的聲

音是完全不同的。而我們所居住的環境大多還是在人造的地方如房屋與城市等

等，而錄音檔案就是這類環境的產物，其實就是建構出來的一種人造體驗。而

這類大型資料庫在某些方面也模擬了我們的感官，比方說我從沒去過亞馬遜，

但是卻聽過非常多類似的音樂 CD，甚至也能在媒體中找出有關亞馬遜的音樂。

人造與直接親臨現場其實就是兩種不同的結果與感官體驗，差異是，錄音在某

些方面也模擬了我們的意識，取代了我們的生活經驗。 

 


